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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埋伏在路边的人拦住了车子

同志们非常振奋，都争着要执行这个光
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沈杰经过挑选，批准李志
强、冯大山、黄钢的三辆汽车执行这个任务，
其他人员另作安排。张小辉因下午突然患痢
疾，上吐下泻了好几次，他本人坚决表示要去
执行任务，但连部因照顾他的身体，让他留下
休息、治病。
李志强等人驱车向前线疾驰。他

们冲过了一道道封锁线，避过了敌人
严密的炮火和炸弹的袭击，不到三个
小时，就把炮弹运到炮团各营。当他
们空车返回营地时，天空突然下起倾
盆大雨，地面上像千军万马在奔腾一
般，雨声哗哗，路上糊涂得五步路外
难见人影，黄钢、冯大山开车走在前
面，李志强的车在后面“压阵”。

开初，彼此相隔只有四五十米，
后来李志强为了要避开一块从山上
冲下来的横在路中央的巨石，把方
向盘一转，车轮就陷入旁边的烂泥
地了，开不出来，他急鸣了几次喇叭
叫前面车子停下，但前面似乎未听
到，仍往前驶，一会儿就不见踪影
了。李志强没奈何，只好搬了些碎石，砍了些
树枝填在轮子下。约摸半个时辰，才把汽车从
泥土里弄出来。于是，他开足马力向前驶去，
想把落下的距离追回来。
到了一条岔路口，他由于第一次来炮团

二营，又兼暴雨天黑，辨不清路，就往另一条
路上驶去了。
开了半小时光景，他看不到过往的车辆，

心中不免纳罕，又辨了一下周围，也和来时走
过的路好像不一样。他知道自己可能走了岔
路了。现在这里是什么地方，又搞不清楚，想
退回去，但又觉得如再迷失方向，一到天亮，
会遭到更大的麻烦。他决心再往前驶，找个人
问问路。刚刚越过一座公路桥，进入一座大
山，忽然埋伏在路边的几个人举着手枪、步枪
拦住了车子。
“不许动！”李志强一听声音是朝鲜口音，

再看看面前这些端枪的人都是朝鲜人的模
样，便高兴地招呼他们：“道睦!同志"，我是志
愿军，别误会！”“志愿军？”一个领头的朝鲜人
说，“志愿军跑到这里来，笑话！来，给我们抓
活的！”几个人一拥而上，把李志强捆绑起来。

“我是志愿军，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李志强挣
扎地喝问。“还说是志愿军？你准是李承晚伪
军冒充的。”一个持手枪的人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李志强把中国话

带出来了。“哦，他真是中国人！”“管它！许是
美国人从台湾雇来开车的呢。”几个人一边押
着李志强上山，一边议论着。

李志强看他们的模样，听他们的
口气，不像普通的朝鲜老百姓，但又不
像李伪军，便问：“你们是游击队？”“是
游击队怎么样？你今天落在我们手中，
可算你交了运！”一个持手枪的人说。
“你们打美国鬼子吗？”李志强进一步
问。“不打美国鬼子打谁？李承晚的崽
子，我们也一个不饶！”另一个矮胖朝
鲜人说。“道睦，这么说来，我们真是自
己人了。”李志强显得很高兴。“还诓
人？快走！”几个人推推拉拉地把李志
强押到深山一片树林子里，来见队长。

这个时候，一阵暴雨已过去，敌
人的探照灯又亮了，在天空中来回地
划动。李志强和游击队长借着探照灯
反射的光亮，各自向对方打量了一
下，都呆住了：两人的面貌很像，个子

也差不多，简直像双胞胎兄弟，只是衣着大不
一样。
“报告，金队长，我们俘获了一辆军车，抓

到一个俘虏！”一个持短枪的朝鲜人说。“哪个
部分的？”“这家伙可能是美国鬼子从台湾雇
来的，他还冒充志愿军哩。”“志愿军怎么跑到
敌人后方来？你有证件吗？”金队长问。“有。”
李志强摸出证件递了过去。
金队长看了证件，确是志愿军，就说：“你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知道这里是敌占区
啊！”
“我可能跑错路了。”李志强把因黑夜暴

雨而迷路的情形说了一遍，“你们真是朝鲜人
民游击队吗？”“是呀！”
“那我们是自己人了。”李志强又仔细辨

了一下金队长，觉得面很熟，就说，“我好像在
哪里见过你。”“见过？”金队长笑了，他觉得这
位中国同志因迷路搞糊涂了。“你是不是叫金
朴根？”“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金队长非
常惊异，几个游击队员也弄得莫明其妙了。
李志强从内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请

你瞧样东西。”

感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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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韩红的歌声响起来

结果当天夜里，朱波就被电话吵醒了。
那边非常安静，只有韩红激动又兴奋的声音：
“哥，我这有旋律了！可以说不是我创作的。
你和我说了这事，我就觉得这个题材真得安
静下来想想。棚里别人早下班了，我一个人
在这让自己安静一下，一遍一遍地看歌词。
看了坐那儿呆着，过会儿再看。想不出什么
旋律来，我就不想。就这么呆着，也不困，也
不闷。我把灯都关了。就那么一会儿的工夫，
好像是从黑暗中突然自己升起来的。我一下
就瞪大眼睛。你知道录音棚没窗子，睁开眼
睛也什么都看不到。可那旋律好像就在周围
飘。我想开灯把这些记下来，可是我不敢，怕
灯一开，旋律没了。你听，我给你哼一下。”
韩红的歌声响起来。安静的夜晚。朱波静

静听完，然后说了四个字：“就是它了！”
韩红还是敏锐的。朱波后来才知道，这

歌词的确是一个小女生写的，名叫喻江，当时
是台里的实习生。
喻江后来写文章回忆过创作过程。那天

下班后，她在台里遇上自己的实习老师，便要
求搭个顺风车，没想到搭上的是去接梁建增
的车。梁主任和蔼地问她最近在做些什么，
她汇报说在学写歌词。梁主任说：“《感动中
国》在征集歌词，要不，你写一首试试？”
几天之后，她惴惴不安地把三首不同“颜

色”的歌词交给梁主任。之所以用颜色来形容
歌词，是因为她喜欢按照不同的情绪，在不同
颜色的纸上把歌词打印出来，总觉得这样的
话，不管歌词本身怎样，总归算作“好看”吧。
梁主任表扬了她，说：“你这个行为，本身

就挺令人感动的。”几天后，梁主任告诉她，
节目组通过了那首蓝色的歌词。
后来，喻江的实习老师和她开玩笑，说那

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顺风车，是一次“历史性
的相遇”。喻江则说，新闻评论部以它一贯的
宽容精神，给了 #$岁的她一个机会。她真心
感谢梁主任和节目组喜欢这首歌的老师们，

没有因为作者没名气而弃之不用。
真正让她感动的，是他们，当时她
未曾谋面的节目组的创作者们，他
们和她一样，希望“用第一抹光线
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希望
“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
一首歌曲”……

后来，她见到了唱这首歌的人，韩红。韩
红邀请她去录音棚看自己唱这首歌。喻江喜
欢隔着录音棚的玻璃，看韩红在音乐的节奏
里陶醉的样子，她写道：像一条鱼找到了它最
喜欢的水域，那么自然而幸福。是韩红，为这
首歌赋予了生命。
她还写道：有人说，每一个人都有一双天

使的翅膀，可以飞在爱的天空里，那么，我希
望，大家都来看《感动中国》，因为，在那里，我
们与生俱来的天使之翼，会因为感动，而飞得
更高些，更远些，会看到心灵天空里的爱的蔚
蓝色，会听到，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
出的歌曲……
第一届《感动中国》人物进入最后的评选

阶段。近百名候选人，附带了各地网友的评
论，推荐材料的夸张，还有不同媒体的折射，
一切事实都呈现出多个角度。如何衡量这些
感动？节目组最先陷入了一种“混乱”当中。
评选的票数总结出来，首先就受到了质

疑。推选委员们质问这些投票有没有地方因
素？是不是有的地方会组织投票？有些人很少
见诸媒体，人们对其无从了解，通过网络投票
来评选知名人士与无名者是不公平的。
网络投票之外，电话和邮寄信件投票也

是受到限制的。穷乡僻壤中的奋斗者怎么可
能有更多选票？即便是村民愿意多花成本来
推荐他们的英雄，但是这和发达地区比还是
九牛一毛。如果完全按票计，恐怕会很快见到
“感动”的负面：媒体评选所受的限制，会导致
评选是少数人的评选，比如同样是抢救落水
儿童牺牲的英雄，同样的事迹，谁更令人感
动？这很难说清楚，但如果没有控制，这次评
选很快会变成候选人所在地区之间的网络终
端拥有量对比。
《感动中国》当然要感动，也要公平，但是

这种公平无法完全通过投票的方式实现。推委
会达成了共识：在 #%%#年的现实情况下，公平
只能由推委的良心提供。#%名候选人事迹在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依次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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